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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

河畔春令河畔春令
吴相艳

春讯一动，运河水一波波细细
漾开后，沿岸的花花草草们就次第
明艳起来。有的热烈奔放，抢先露
脸；有的审慎矜持，持风观望；也
有的犹抱琵琶半遮面，半推半就半
妖娆。最先禁不住引逗的是迎春
花、连翘和杏花。时逢春寒料峭，
忽而乍暖还寒，什么样的危险都吓
不退勇敢的花心，柔软的花蕊一旦
向阳而笑，就再也没有什么能阻挡
生命的力量了。就像陕北民歌所
唱：“桃花你就红来，杏花你就白，
爬山越岭俺寻你来”，春情萌动，百
媚千娇，大地上一切生灵都鼓胀着
热情，争着赶着，说着笑着，进入
一年中最好的状态。

桃李是春色的主角，暖风微
熏，粉面含羞半遮半掩的魅力无人
可挡。早在《诗经》中，先民就用
桃花来喻新娘之德：“桃之夭夭，灼
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
花之艳入人心，可见一斑。在唐僧
取经路上的“色劫”中，杏花仙子
深情款款，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将花儿与女性的娇俏之美演绎得万
种风情。有趣的是，在电视剧版《西
游记》桥段中，词作家阎肃老先生还
借杏花仙子之口，让花仙轻启朱唇，
清唱一曲：“桃李芳菲，梨花笑，怎
比我枝头春意闹；芍药艳呐，李花
俏，怎比我雨润红姿娇……”人面
杏花，摄人心魄，若非唐僧这等有
定力之人，恐怕早就陶醉其中、无
辨西东了。现实中花儿成不了仙，
且极易香销玉殒，但美丽却可以夺
魂。明代诗人杨基说：“流水落花成
怅望，舞裙歌袖是因缘”，可见世间
美好，皆讲因缘二字，春风不共
度，月下不赏花，岂不太辜负！

说到月下赏花，梨花当属花
魁。相比桃李的明艳动人、杏花的
热烈奔放，梨花俨然冰清玉洁的冷
美人。元代文学家元好问就有“梨
花如静女，寂寞出春暮”的诗句流
传。静女之美，胜在娴雅纯粹，尤
其与素月相应，冷艳之美，自见风
度。梨花盛开，云破雪来，莹白俏
丽的姿态、超凡脱俗的气质，足以

让人的心性也雅致起来。《红楼梦》
中林黛玉悲悲戚戚，捡桃花入锦囊
而葬，如若选择月下藏花，那么葬
梨花，似乎更符合“寒塘渡鹤影，
冷月葬花魂”的意境吧。

沧州老作家李子先生似乎对
梨花情有独钟。在他笔下，几乎
所有运河故事都发生在他虚构的故
乡——运河畔一个叫“梨花屯”的
村子。梨花开落，生命轮回，大运
河有多少流水，两岸就有多少恩怨
情仇的人间故事。“梨花屯”虽然
杳不可寻，但自古以来，运河沧
州段两岸叫“花园”的地方却颇
有渊源。据道光年间云南人杨钟
秀 在 其 撰 写 的 《万 里 云 程》 中
载，沿运河进入沧州后，城北有
下花园、中花园、上花园，城南
则有南花园、赵花园。如今的西
花园、佟家花园等村名亦是运河
沿岸繁花遍地的佐证，足见舟来
楫往，运河两岸的烟火气中，从
来都不缺少花的芬芳。

花的使命，显然不只为绽放，

花心里藏着运河人家的安居梦。繁
华摇落后，还有更深的期待，绽放
只是一场美丽的开始，而非终结。

沧县刘进士的梨出名地甜，这
个走出过进士的村庄果然人杰地
灵，出产的梨个大饱满，汁稠味
甜。四月春消，银波琼浪退潮后，
春华秋实在一棵棵梨树上就开始了
漫长而生动的展示。沧州城南傅家
圈的桃子肩负了同样的使命，几千
亩桃花引爆运河春光，花落香消，
芳菲沉寂后，没有人为落花而伤
感，采摘一篮风味独特的桃子，
成为新的渴望。沧县政府为了扩
大这些天地尤物的知名度，助力美
丽乡村建设，干脆喊出“大运河畔
沧县过节”口号。因花设节，为美
丽正名。梨花节、桃花节、油菜花
节……花儿们有了自己的节日，唯
恐天下人不知，一溪杨柳一溪烟，
一朵繁花一抹春，怒放得更加“名正
言顺”了，都赶着花期热热闹闹绽
放，结结实实育果，让寻花吟咏、惜
春伤怀的人们倒显得自作多情了。何
况，快节奏的现代生活让“伤春怀
远”成了稀罕的情感，在物质追求和
精神顾盼的较量中，人性的务实基因
发挥了强大牵引力。英雄白发、美人
迟暮，固然令人触目伤怀，甚至睹物
自伤，但面对未来的视野，让人们更
愿意关注一棵树的生长，而非一朵花
的凋零。

有的树木为了现实的需要，甚
至牺牲了“春暖开花”的权利，香
椿就是典范。南运河岸大白洋桥的

“红叶香椿”是香椿里的上品，色泽
艳沃、香味馥郁的香椿芽甫一舒展
眉眼，就被请下枝头，成为餐桌上
的美味。当地有民谣：“别村姑娘会
织布，大白洋桥的姑娘会上树。”在
数百亩香椿园子里，百岁高龄的高
大树木随处可见，是对这俏皮民谣
的生动注解——信不信由你，这里
的姑娘都是好身手呢！

无论上树的姑娘，还是葬花的
美人，抑或吟花的墨客，面对一树
繁花，文人雅士见的是生命，叹的
是青春；寻常百姓想的是日子，喜
的是收成；探花郎们贪恋的也许只
是一份闲散与自在春光。花非花，
树非树，人对大自然的索取与依
赖，从未止步。换言之，人情与春
意，少了哪一个，都会失去三分
美、二分趣、一分真。

立春动，雨水来，惊蛰起，春
分明，清明至……春令一道道下
达，无论准备没准备好，大运河畔
的又一个春天就这样意气扬扬地铺
展过来了。莫等“海棠未雨，梨花
先雪，一半春休”再出门，莫要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空悲
叹，春来也，希望的暖泽被每一个
生命；春去也，一切美好的事物也
在运河沿岸悄然生发，自待追寻。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运河湾子
一带，提起河爷，无人不知，无人
不晓。他能跳入捷地闸口大旋涡
里，一口气摸上三四条一色儿的金
尾大鲤鱼。

有一次，他在大旋涡里摸到一
条小金蛇，不少古董商争抢着高价
钱收买，他都婉言拒绝了。他用小
金蛇到南方换了十大车粮食，为遇
上干旱之灾的百姓免费发放。为保
护抗日游击队员，他被日本鬼子追
得无处可去，跳进大运河，潜到对
岸庄稼地躲过一劫。那年，他听说
一艘载着十万大洋、沿运河上京城
行贿的南方商船，在白河崖沉河，
他连夜偷偷打捞上来，雇了一辆马
车，拉着十万大洋去了南方，亲手
交给了八路军。

河爷的传奇故事，不仅被相互
传颂，还写成了戏本和沧州木板大
鼓。

土地改革时，河爷又做了一件
令人费解的事。把分到的十亩上等
旱田，在运河湾子里换了一亩菜园
子。虽说“一亩园抵十亩田”，可当
时拿十亩田换一亩园的，真还没
有。河爷这一举动，在运河湾子里
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人们都瞪大了
眼珠子瞅着河爷。河爷却心不慌脚
不乱，心里说：“你们瞅着吧，我不
把这一亩菜园子弄出个花样儿来，
我就不是河爷！”

运河湾子一带，把精通种庄稼
技术并有一定成效的人统称“庄稼
把式”；把精通种瓜技术并有一定成
效的人统称“瓜把式”。只一年，河
爷就成了出类拔萃的“瓜把式”。河
爷不是在菜园子里种菜，而是种
瓜。而且，不是普通的黄瓜、西
瓜、脆瓜、甜瓜，而是这一带从没
种过的香圆儿瓜。

香圆儿瓜，拳头大小，个儿
头匀称，成熟后浑身金黄，散发
的浓浓香气，飘散得很远很远，
很多人叫它“香十里”。别人卖瓜
用秤，河爷的香圆儿个头儿一般
大小，他论个儿卖。谁家屋里摆
上一两个香圆儿，一进大门儿就
可以闻到香味儿。而且这香圆儿
可以放到年底，瓜身不烂，香气
不散。所以，住在运河湾子里的
人们，等河爷的香圆儿一上市，
就争抢着买上两三个放在屋里的
桌案上。

这香气顺着潺潺的运河水传到
沧州城，引来不少瓜商前来，想出
大价钱包销。河爷一口拒绝。他
说，香圆儿是喝不花钱的运河水长
大的，不能赚钱。一季香圆儿卖出
去，赚够他一年吃喝的就知足了。
后来，又有不少人想出大价钱来学
种植香圆儿的技术，也被他一口拒
绝了。有人说，河爷没儿没女没
家小，孤老头子是想把种香圆儿的
技术带到棺材里去，太自私。河爷
却说，那些花大价钱学我种香圆儿
技术的人，都是为了赚大钱，他不
收这样的徒弟。

这一年，河爷正在集市上卖香
圆儿，一个十来岁的讨饭孩子昏倒

在地，众人围着手足无措，只是叹
息。河爷挤到跟前瞅了瞅，转身回
到瓜摊儿拿了一个香圆儿，放到那
孩子鼻下。不一会儿，孩子就醒过
来了。当河爷知道他无家可归时，
就把他收留下来，给他起名河子，
在瓜园子里干些零碎活儿。

几年后，河子长大成人，河爷
见他为人厚道，不怕辛苦，是个可
靠的人，就对他说：“河子，我打算
把种香圆儿的技术都教给你，但你
必须要记住我的话，咱种这香圆儿
是为了给咱这运河湾子的人们增添
生活色彩，万不可以此发财！”

河子听罢，扑通一声跪在地
上，实实地磕了三个响头，并向河
爷发誓，他河子一定把河爷的话牢
记在心，一辈子不忘！于是，河爷
就把种香圆儿的技术全部教给了他。

河爷万没料到，他去世后，河
子就把他的话和誓言都扔到了脑
后，把香圆儿的价格涨了好几倍，
只几年工夫就发了大财。

河子发财后，再也不想在瓜园
子里辛苦劳作了。找了一个叫张三
的光棍汉子为他当伙计，并把种香
圆儿的技术全部教给了他，让他替
自己经营瓜园子。河子在沧州城里
买了豪宅，白天和酒友们喝酒打
牌，夜里寻欢作乐。张三到瓜季卖
完香圆儿后，拿着卖香圆儿收入账
本儿去城里向河子交账，河子付给
他数目可观的工钱。

三年后，张三盖了五间砖瓦
房，娶了媳妇，过上了运河湾子里
上等人家的日子。按说，一个穷光
棍汉子在运河湾子里过上这样的日
子，张三应该谢天谢地了。可张三
并不满足，还想要赚更多的钱，做
运河湾子里最有钱的人。于是，他
私下里以高出平常三倍的价钱让一
个瓜商包销他的全部香圆儿。每年
瓜季结束，张三拿着他做的假账到
沧州向河子交账，再拿回河子给他
的一年工钱。从此，这运河湾子里
的人们再买香圆儿，就要出很高的
价钱了。惹得人们怨声载道，张三
却是无动于衷。

话说这年，又到了香圆儿成熟
季节。包销香圆儿的瓜商一进瓜园
子就惊呆了。只见满园子的香圆儿
都烂成了一团团的泥巴，原本绿油
油的瓜秧子像寒霜打了似的枯死
了，整个瓜园子死气沉沉，没有了
一点儿往日的生机。张三见状，仰
天一声长叹，扑通一声倒在地上再
也没有起来。

从此，这运河湾子里的人们再
也见不到浓香四溢周身金黄的香圆
儿了。

运河湾子里的人们，咒骂张三
的同时，也把矛头指向了去世多年
的河爷。说他一世厚道精明，却收
了个忘祖忘宗忘本不守誓言的河子
徒弟。

后来，运河湾子里的人们听
说，沧州城里的河子遭了天灾。一
天夜里，一个大火球从天而降，正
好落在河子的院子里。河子的全部
财产，眨眼间化成了灰烬。

传奇

瓜把式河爷瓜把式河爷
吴俊泉

守护守护（（油画油画）） 张超平张超平 作作

读城

花落雨花落雨
弭晓昕

从什么时候，海棠已怒放得倾国倾城？
仲春时节，照常在浮阳大道穿行。刚

拐过路口，一股淡香迎面扑来，接着便是
满眼的花开。有点震惊，路两旁的海棠像
约好了似的，一夜间全都绽放了。时近黄
昏，透过迷蒙的天色，满树的花开像落了
一层雪。突然想到一个名字——香雪海！

据说海棠是没有香气的，可穿行在花
海里，鼻息中分明有淡淡的香，随着傍晚
的微风，夹杂着飘落的花瓣向我扑来，猝
不及防而又毋庸置疑。也许压抑得太久，
身心顿时清爽起来。久违的情愫在内心升
腾，突然想到：花香可食。慢慢骑行，甚
至想停下来，就坐在树底下，看花开，闻
花香，听花落。那样，穿梭的行人不见
了，急着叫卖的小贩不见了，鸣笛的汽车
消失了，就连忙着扫大街的大妈也不见
了，只剩下一树一树的花开。静静地坐于
树下，什么也想，什么也不想。陪着花
开，陪着花谢！

说实话，它的美惊艳了我。并非色
彩，也非华丽，只是那恣意的昂扬，即便
在渐浓的黄昏，也遮挡不住一片片的云蒸
霞蔚。花太多，挨挨挤挤地，缀满枝头。
花色清丽淡雅，介于粉与白之间。再粉一
点便浓；再白一点便淡。叶子几乎不见，
躲在花后，只露尖尖的叶角，把所有风姿
都让给花朵。就这样，一树一树的花开，
一树一树的怒放，一树一树地铺开去，浮
阳大道、植物园、南湖公园，都成了花的
海洋、花的世界。满城花开，满城“风
雨”，人间四月很倾城！

花瓶里插一枝，读书、写字，静静地看
它开，看它谢。淡粉的花瓣，金黄的蕊，仿
佛轻轻的呼吸都会使它掉落下来，落在书
上、纸上，落在键盘。花瓣清洁莹润，带着
丝丝的甜，静静安睡。有过绽放，少了许多
颓废的感伤。收集在一起，轻盈得似乎要
飞，多像一席温软的春梦？游丝一样飘过，
留下淡淡的情，淡淡的影儿。夜风起，突然
有些担心，四月的风，你轻一些吧。

窗外的晨鸟像往日一样声声啼啭。晨
光从沉寂中醒来，渐渐喧嚣。风有点微
凉，夹杂着四月特有的清新。繁花在阳光
里亮起来，就像给一座美丽的古城披上了
一件绚丽的霞衣，迷蒙淡远，亦真亦幻。
远远望去，车辆人流都不复存在，只剩满
树的花开，仿佛把城市与高楼都托上了天
空。

微风轻拂，有些花瓣踩着阳光落下。
落在树下，落在马路，落在树丛草隙；有
的落在车筐里被带走，有的落在小姑娘的
裙摆上，有的落在老大妈苍白的发丝上。
行人走过，车轮旋过，花瓣儿被卷起，旋
转翻飞，最后聚集在路沿儿、草丛，停滞
下来，一丛丛一簇簇。被扫起又落下，不
止息，不停歇，仿佛清明的天空飘起阵阵
花瓣雨。如粉，如霞。

不知何时，天空阴沉灰暗起来，下起
雨，还有风。雨不大，星星点点的，洒在
花前，落于树下，留下清晰的印痕。风吹
起，似乎更加重了一层心事。天有点冷，
过早穿上春装的人们，禁不住瑟瑟地抖起
来。我裹紧大衣，并不在意。经历一场风
雨，花儿也该谢幕了吧？风和雨似乎只是
一个幌子，渐渐止息。阴沉的天色，明媚
的花朵也蒙上一层淡淡的哀愁。因了一种
伤逝，又发了痴，独独坐在树下，看花雨
飘落。生是美。落亦是美。不是么，飘和
落都暗隐着慈悲，不都是对离别也是对流
年的一种感激？

风起，花落，飘飘洒洒。不再慕羡人
世繁华，归入一抔净土，去找寻它前生注
定的归宿。

如梦，如烟。在这人间的四月天。

张太盛张太盛 书书

汉诗

遇见花开遇见花开
刘国莉

顷刻安静的照拂

在阳光的叫声里，我的窗外
顷刻结满一树桃红和脚步声
风，迂回着经过枝条上起伏的楼群，转向

我掌上的阳光

在这里，桃花张扬，每一朵不留杂念，开得
一丝不苟

暖风吹过的地方，乱了阳光的阵脚

阳光抬头的那一刻，有一位姑娘，目光清脆
擦肩之时，对望的樱花，张开嘴唇
似乎有话要说

如果这里的桃花
止不住春天的灿烂，那么
我愿以一场大雪回应
铺在一小撮，移动的春光里
闻飞而动，有如羞于启齿的花朵一样
穿越村庄

村庄被花儿们攻陷
灯盏之下，以泥土的春色
结构成庄稼的锄镰
田埂上
那个扛锄的老人
脚步沾着些踉跄的晚风

海棠

应该把她们从枝头取下来
在她们的视野，这世界是多么的奢华
每一朵
有哲理和浪漫

她们在别的地方已经盛开过
铺开灿烂的一片
看上去都是鲜活的
真不让轻易碰触
唯恐指尖，会探试一点异样的颤动

多瞥上一眼吧
每一片都别有一番景致
都是燃烧的心语
足以让爱相聚
一生相许

我十分愿意，被她们装备
在字里行间
跋涉一种高度
奇妙的被春风幸福的摇曳

杏花

你说出了一个秘密
你说杏花，是从
冬天的寒风里逃出来的雪花
白白的花瓣上还带着三分寒气
说完你抿嘴一笑
牙齿，杏花瓣一样的白

杏花是个敏感的词，不能随便提
只能在心里默默地念，默默地……
然后任由红晕慢慢溢满脸颊
任由大颗的露珠在花蕊里滚

想到春天
似乎万物都醒在干净的枝头
想整个天空爱着一树桃花
人间的柔软莫过于她的花朵
羞涩地打开花苞
属于她的快乐，属于阳光，属于幸
福，甜蜜和承受
从她的身上溢出的气息
开得人心慌

而春光也迫切
看每一枝摇曳都是她的婀娜
每一瓣战栗都是她的幽梦
看一瓣瓣向你追述
铺叙幸福时刻

只见春影密得好深
有一只缠绵你目光的蝴蝶
被她的芳香细密地网住
静静开满你的诗行
美得更恣意翩跹

或许你读懂了她色彩的纯粹
抑或是你的温润
温暖了她
每一朵都是万物的馈赠

看一眼，中间最瘦的那一朵
是否被阳光的酴醾打开
貌似显眼的那一朵，却经不住阳
光的诱惑，便
提前落地

也许，任何一朵，都不会因你凭空
的一句，臆想的赞美，而靠近你
她会对你说，整个春天都是芳香
的
在这里诗歌都是多余

你是痴迷了的诗人
来年，在你枝头迷茫的春天
她铺天盖地的温柔
一定会，开满你的眠床

她是你枝头的春天

三月是甜点

是春风的一句口令
顺着三月温暖惬意的手指
顺着自己心跳的节律
我思念着春枝上的花色，有诗

书，清茶陪伴
心生一点一点暖和，温暖无恙

我要用雀鸟，留下的一半歌喉
给过度使用的河水，进行安抚
用留下一半的温情，给这个摇摆

的春天

春花正开在我的盛年。我捡拾
一朵最耀眼的雪花

为你写一首最浪漫的诗
让我的笔力焐热雪花
让诗意感觉春天
在诗的情节里，幻化成你手中，枕

边的诗集
如饮鸩止渴，交谈甚欢

青春如此漫长。让我捡拾到，春天
余生的柔情与甜蜜，多好呀
情切切盘踞，在我的脑海发芽成长
我相信，一定会辨出，在我手心里

开花的那朵白雪
如糖果。她的白，酷似自己头上的

白发


